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寸金糖与芝麻片
□朱朱

红军和群众追至老户庄时，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
敌人龟缩在老户庄内不敢出洞。很快，何昆等人也陆
续赶来老户庄附近，前去侦察的人将老户庄四周的河
水情况一五一十地做了汇报。四面八方的群众已涌向
老户庄，足足有上万人，黑压压的一片。他们与红军战
士们大声呼喊“攻打老户庄，活捉张符秋”，口号声如雷
鸣般此起彼伏。老户庄内的敌人们吓得大气都不敢
喘。张符秋忧心忡忡地上了碉堡，爬楼梯的时候，弯腰
挪袍子，脚一打滑，差点摔下去，幸好后面有人，扶了他
一把。到了顶上，红军的呼声，更是响亮。张符秋摸出
一包烟，发给大家抽抽，想壮壮大家的胆子。一位士兵
把烟叼在嘴里，火柴擦了几回，都没着。张符秋盯着
他，骂道：“擦个火柴，手抖个什么？真是个胆小的废
物。”说完一脚踹过去。后面一个跟班的，望着张符秋
的背影，觉得滑稽，刚刚自己吓得走路脚抖，差点滑下
去，现在又教训起别人胆小，真是五十步笑一百步。

何昆和薛衡竟带人步行围着老户庄走了一圈，察
看具体地形，各大队领导也分别进行侦察。据点四周
是青砖围墙，南墙东西两头拐角处各有一个三层楼高
的碉堡，像老虎的两只眼睛紧盯着庄前东西大路和开
阔的打谷场，如果碉堡上火力交叉，恐怕连跳蚤也难跳
过。后面的凹字形河沟水面足有三丈多宽，岸上青砖
围墙，沿岸的树木砍得精光，仅有水边一人高的芦苇可
以藏身，但从碉堡上俯瞰，底下一览无余。薛衡竟发
现，围墙最近被加高了三尺，足有丈把高。何昆提醒
他：“你再仔细看看，墙头上用铁丝绞着的是什么刺？”

土生土长的周方告诉军长，那是皂角树、柞榛树、
香橼树的树枝，树枝上布满了坚硬的树刺，当地老百姓
常用这些刺挑螺蛳肉子吃。显而易见，战士们即使爬
上墙头，敌人不开枪，也难越过这个针刺滚龙。

地形查看完毕，何昆召开了大队以上干部会议。
何昆说：“从老百姓一呼百应、穷追不舍的情势可以看
出，打下老户庄是人心所向；老户庄横亘在镇涛和中心
根据地之间，是时候搬开这块又臭又硬的绊脚石了。
这样，红十四军在如皋的根据地就可以连城一片了！”

不等何昆的话说完，大家纷纷请战，都说张老虎虽
有援兵，但我们三个大队的兵力肯定超过他。这么多
群众都起来了，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把张老虎淹死！

何昆对大家说：“自从如泰工农红军那次攻打老户
庄后，张老虎就把屋后竹园东西两边的树统统砍光了，
门前是块开阔地，大白天去打，无论从哪个方向进攻，
都会暴露在敌人两个碉堡的枪口之下，等于白白送
死。”

“那就夜里打。”
“对！”何昆说，“张老虎扬言红军要想打进去，先用

尸首把河填平，他们虽然是吹牛，但也说明河水很深，
不能蹚过去。”

何昆问大家会游泳的有多少人。许多人说游泳没
问题，但是带着枪支弹药泅渡，那就不好说。说起过河
后如何攻城，有人说去铁匠铺拿一把打铁的大锤在墙
角下个砸洞，碉堡上的机枪打不到。还有人说可以扎
几个稻草人，捆在铁叉上高高举起，就像做杖头木偶
戏，夜里迷惑敌人，吸引敌人的火力。

听完大家的意见，最后何昆一锤定音，布置好各路
人马的具体任务。

夜半时分，红十四军二支队三个大队兵分三路，悄
悄地进入了部署位置。二大队主攻，从据点的东南方
向渡河，直捣敌人保卫团团部；一大队配合二大队，从
东路侧攻；在赤卫队配合下，三大队从另一边佯攻。

二大队分为两个梯队，副大队长曹振楚带领第一
梯队在前面，大队长张爱萍率第二梯队跟在后面进入
麦田，设下埋伏。何昆让人在附近的大树上，挂起了两
盏马灯。

从吴庄逃回据点的那个营长心怦怦乱跳了一天，天
黑下来，觉也不敢睡，手里紧紧地握着长枪。半夜，张符
秋慌慌张张地跑来推他，说：“不好了，共军来了！”

营长没有听到枪声，说：“在哪呀？你是在做梦
吧！”

“外面远处有灯光，那肯定是他们的司令部。”张符
秋心里紧张，继续说，“你们的小钢炮呢？赶紧拿出
来！”

“这黑天瞎火地，怎么目测距离？”营长下令西边碉
堡里的机枪朝着灯光开火。

何昆见敌人上了当，下令点燃洋油箱子里的鞭炮，
鞭炮分成5段，每段20响，代表轻机枪一梭子；还有小
号炮仗，代表步枪。“砰砰砰”“嗒嗒嗒”，惊天动地，一派
总攻架势。

营长慌忙地向李长江打电话求援：“不好了，红军
有好几挺机枪，八成是正规部队。”张符秋急切地凑近
话筒插话：“火力比上次厉害好几倍呀！”

听见对岸碉堡里频频传来的枪声，副大队长曹振
楚下令第一梯队向土地庙方向开火，又令突击队将秸
秆、稻草一捆又一捆地抛向河里。接着，在河里开始铺
门板。敌人发现了红军的意图，立即调转枪口火力封
锁。

一到大雪时令，路过肉铺的顾客都
会像我一样伸头往里张望：赵叔来了
没？该灌香肠了！

听到有人念叨他，赵叔立刻从“回”
字形的案板后面伸出脑袋，举起被酒和
辣子腌红了的手，招呼道：“您还真准时，
这会儿腌，赶得上腊月底分送亲友，怎么
样，还要黑猪肉，黄酒五年陈，不放麻
辣？”

我的口味赵叔已记得，但照习惯他
还得确认一遍，临近腊月，好多单位突击
做了被疫情耽搁的体检，血脂高的要灌

“瘦肠”，血压高的要“减盐一半”，血糖高
的要“去甜”，赵叔立刻给大家发扑克牌
大小的硬纸壳，让大家把口味写上面。
写完，称肉，看着赵叔把纸壳子别在袋子
上，顾客就可以走了，隔两三个小时回
来，腊肠已经整整齐齐灌好。

当然也有乐意看着赵叔亲手灌肠
的，因为他是这家菜场的名人，只有腊月
才见得到。赵叔是江西人，为了减少与
城里媳妇在管教孙子上的矛盾，至今与
老伴在家里种着几亩稻田，只有严冬农
闲才上城来，与儿孙共同生活一两个
月。他们老家出小刀手，大雪节令一到，
得雇人灌腊肠，老两口一清早送完孙子

上学，就到肉铺去“上班”了。
看赵叔灌肠实在是一种享受。他是

一个讲究人，与众不同。别人灌腊肠，就
把腿肉、前夹肉粗粗一切，冲冲洗洗，倒
入大木盆，把调料往里一撒，一瓶黄酒一
倒，大手拌匀，立刻就进灌肠机，半个小
时内，一大包湿漉漉、沉甸甸，粗大圆胖
的肉肠就灌好了。赵叔瞧着直摇头：肉
里的血水没控出，调料就进不去；调料进
不去，灌香肠的人放盐放辣就下狠手。
这水淋淋的肉肠得晒到几时才得干？恐
怕等晒干时也咸得不能入嘴了。托赵叔
灌肠，你得等得，因为洗切完，他安排了
一个“控水”的过程：肉放在不锈钢大篦
子里，篦子架在木桶上，肉上面再压上一
大片压石板。压上半小时，肉的腥水尽
数流出，肌理变得紧实，才堪调味。赵叔
准备的调味料也讲究，黄酒必须是会稽
产的三年陈或五年陈，糖必须是黄冰糖，
砸碎后预先放在黄酒里化开，辣椒粉必
须是四川二荆条磨成，花椒得挑陕西韩
城的……他唯一允许顾客自带的调料是
白酒，他有一个比啤酒盖大不了多少的
酒盅，管你带来的是什么酒，他先得尝一
口，看是不是适合调味香肠。若是酱香
太烈有可能夺了肉香本味的，他喝完一

言不发，把酒瓶子塞还你。顾客乖乖接了，
赔笑道：“还用五年陈，还用五年陈。”

赵叔边灌肠，边跟相识几年的顾客唠
嗑。顾客以家中主厨的大妈居多，少不得跟
他埋怨媳妇女婿难伺候。赵叔也是个有阅
历的人，他一面坐在小板凳上，像魔术师从
袖管里源源不断掏出手巾一样，拉出一截又
一截的肉肠，一面三言两语就开导了人家：

“媳妇把一半香肠捎给了娘家，好啊，你不觉
得亲家母如今待你儿子更上心了？”

“女儿嫁了湖南人有什么打紧？无非是
一包香肠两样灌，多费一两辣椒粉而已。”

“不聋不哑不做翁姑，要我说，孙子要上
什么补习班，还用你操心？你只管蒸腊肠炒
青菜，喂饱了孙子找朋友跳跳广场舞。就算
媳妇管孙子要栽跟头，你也放手让她栽。哪
个人头一次腌腊肠，能腌得人人叫好的？腌
坏了，才知道明年怎么改。”

灌腊肠的过程，赵叔以自己的经验，开
导满腹愁怨的顾客，修补了客人四处漏风的
恓惶心态。灌完腊肠，赵叔用一根竹签子，
将几十截腊肠一点点戳上放气孔，这不仅仅
是加强肠衣内外空气的流通，加速水分的收
干，更平衡了肠衣内外的压力。老客们说得
好：在老赵这里灌的香肠，你插根竹签直接
在火上烧烤，都不可能肠衣迸裂了。

还在上初中的时候，曾经在当地小
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当时拿了八元的
稿费。老爸很开心，骑着他那辆二八脚
踏车，黑色的提包挂在车把上，取完稿费
兴致勃勃买了两袋茶食，一袋寸金糖、一
袋芝麻片。

那时的老爸正值壮年，剃短的头发
根根竖起。他好像对什么都有兴趣，参
加过小城里的武术队，认识了一帮精力
充沛的朋友，还在我做完作业的时候教
我站马步练冲拳。他热爱拉二胡，虽然
只会简单的《浏阳河》，也会吹笛子，虽然
只会简单的哆来咪，但依旧阻止不了他的
热情。后来买过好几个口琴，练成了《喀秋
莎》。老爹的那个年代都不学英语，他嗓音
不咋的，俄语却说得很溜，尤其是在嘴里打
嘟噜的音，能跟高鼻梁的外国人相媲美，
偶尔他也会用俄语唱唱老歌，很有味道。
在我的记忆中，八九十年代他单位里所有
的文艺活动中都有他积极参与的身影。他
真是太外向太热爱文艺了，爱到不知所措
不知如何是好，在那个完全没有专业培训
意识的年代，堪称自学成才的典型。现在

想想当年的老爸算得上是个好男人，不抽
烟不喝酒对家庭全力以赴，对我宠爱有加，
小时候零食没少吃，花样反穿衣一件又一
件。他虽然没有刻意把我往文艺之路上引
领，但我早已经在耳濡目染中感受到了
他对于生活的热爱与热情。

改革开放的红利初见端倪的时候，
敏感的老爸终于发挥了专业特长。他是
名兽医，于是开始业余开办养鸡场。渐
渐的，电视机冰箱摩托车都有了，我们的
经济状况渐渐超越了大院里所有的住
户。只是他与老妈最大的爱好依然是吃
传统食品，麻饼麻圆儿，洋糖京枣，还有
寸金糖和芝麻片。

老爸的执着除去茶食以外，在很长
的时间里，他都希望我能与他一样考职
称过与世无争的日子，任何一种脱离他
认知以外的变化都是他眼里的“邪路”。
而我的喜好早已奔向了广阔的世界，川
菜的麻辣香，西北的鲜咸，南方的精致甜
蜜，都令我着迷。于是他很生气，气到不
与我说话。直到二十年以后我才真正理
解了这种由宠爱变成愤怒的深层原因，

完全是因为爱。
因为爱所以才怕。
就像现在一听到丫头说喜欢空中飞人

和过山车我就心底发颤一样。
好像已经习惯跟老爸怼来怼去地争个没

完，但这些年他却越来越沉默，反而让我越来
越害怕，仿佛没了他的反对，就失去了继续坚
持自我的勇气，回想这几年心灵的颠沛与挣
扎，让我对他当年的规劝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感受，但又不愿承认他是对的。我也希望拥
有他的热情，但不愿意去重复别人的一辈
子。就像当初拿了稿费，我想买笔记本当作
纪念，而老爸觉得还是吃食更加实惠一样。

如今再去吃寸金糖，总觉得太甜了，芝
麻片粘牙，但这些古老的吃食会令我建立起
某种温暖的联结。以前总恼恨他管得太宽，
现在他似乎再也不想管了，当我们在饭桌上
热议的时候他只是专心吃饭。

忽然有些怀念！怀念那些把寸金糖和
芝麻片当宝贝的日子，他又急又骂又爱又怕
的样子，因为那时候老爸老妈都年轻，虽然
辛苦但日子满满当当。这样想着，心里忽然
生出许多歉意。还是要多回去看看。


